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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英语和汉语阅读获得所需要的认知技能及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认知缺陷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分
析表明阅读发展所需认知资源表现出了跨语言的一致性，都要求有充足的学习与记忆能力和正常的视觉正

字法技能，语音和语义知识表征足够精细；阅读障碍儿童的主要认知缺陷也表现出了跨文字的一致性，都

包括语音缺陷和一般的学习与记忆问题。然而儿童所面临的语言文字特性会影响到阅读技能获得的难易和

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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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初入学儿童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会阅读，即掌握

字词识别技能，学会阅读是以后通过阅读进行学习

的基础。有关阅读发展和发展性阅读障碍的研究可

以为科学的阅读教学方法的制定和阅读障碍儿童

的诊断和干预提供有效的指导；同时也有助于我们

更好的了解一般的知识表征建构的规律。  
学习阅读的对象是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

号，语言是语音、语义相结合的符号，这决定了任

何文字都是字形、语音和语义的统一体。然而，不

同的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是有差别的，如英文属于

拼音文字，汉字属于语素文字[1]。Goswami 认为起
码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到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一是

儿童所面临的语言文字的特性；二是儿童本身所具

有的认知资源，即儿童是否具备了恰当的认知潜能

使他能够洞察到所学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2]。那么

要获得相应的阅读能力，汉语和英语儿童所需具备

的认知潜能是否相同，从而引起阅读获得困难的因

素又是否相同呢，即语言文字特性如何影响了儿童

的阅读发展？下面首先对英语国家中阅读发展相

关的认知技能和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认知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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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行简要回顾，然后综述有关汉语阅读发展影

响因素和发展性阅读障碍的相关研究，最后对汉语

及汉字的特性对儿童阅读发展的可能影响进行了

分析。 

2 英语阅读发展影响因素和发展性阅读障

碍认知缺陷的研究 

英文是拼音文字的代表，最小的构形单元字母

（或字母组合）记录言语中可分离的最小语音单位

（音位），书面符号是对口语中语音流的转写。英

语中音节数量众多，一个音节可由多个音位组成，

且一个语素可对应多个音节，这些都决定了英语语

音结构的复杂。相比之下，英语正字法要简单的多，

26 个字母的组合可以记录英语中一切可能的音位
组合。 
2.1 英语阅读发展的影响因素 

英语阅读发展研究的一个最主要的成果是语

音加工能力和阅读能力间因果关系的证实，特别是

儿童的语音意识[3~5]。语音意识指儿童对口语中语

音单元（如音节、首音、韵尾或音位）的感知和操

作能力，典型的测查任务包括音节（音位）计数、

删除、添加或替换，首音、韵尾的检测（如 oddity
任务）等，一般被认为反映了儿童潜在的语音表征

的精细性[6]。Wagner和 Torgesen对有关语音加工技
能和阅读发展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回顾，表明儿童入

学前的语音意识成绩对入学后的阅读成绩有显著

的预测作用，语音意识训练可以显著的提高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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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成就，证实了语音加工能力和阅读发展间因果

关系的存在[4]。Share认为良好的语音意识有助于儿
童洞察到拼音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如字素—音位

的对应，从而掌握拼音字母规则（ alphabetic 
principle），儿童可以利用这个知识解码新遇到的单
词，这为阅读发展提供了一个自我教学机制；一定

水平的语音译码技能是阅读发展顺利进行的必不

可少的前提[5]。 
英语阅读获得的关键是掌握语音译码技能，然

而语音译码能力并不能解释儿童阅读成就的全部

变异。Share 认为单词识别技能个体差异的第二个
来源是儿童的正字法技能[5]。正字法技能一般包括

特定单词的正字法模式的建构和正字法规则的抽

取（如字母结合频率和位置频率的知识）[7]。常用

的正字法技能测查任务包括字母串选择（要求被试

从成对的字母串中选出更像真词的一个字母串）、

同音词选择（被试根据要求从发音相同的两个单词

中选出目标词）及拼写测验等任务[8,9]。Cunningham
等人对 62 个一年级儿童进行了 3 年的追踪研究，
系统的测查了语音加工能力、正字法加工技能和阅

读经验对字词识别能力的预测力；结果表明在语音

加工能力得到控制后，正字法技能仍显著的解释了

单词识别技能的独特变异，语音技能和正字法技能

对阅读发展具有各自独特的贡献[9]。 
此外，儿童的语义知识对单词识别技能的发展

也有独特的贡献[10,11]。Nation和 Snowling研究了有
阅读理解困难的儿童的单词识别技能，这类儿童解

码技能与正常儿童类似，有语义信息通达和提取的

困难，结果表明这类儿童阅读低频词和不规则词的

反应时和精确性都显著差于正常儿童，而低频不规

则词的精确识别需要语义编码的支持[10]。Nagy 等
人的研究表明词汇知识、语素意识、语音意识和正

字法技能与单词识别能力都有显著相关，其中词汇

知识、正字法技能和语音意识显著预测了二年级儿

童的单词识别能力；四年级儿童仍然在学习将单词

中的正字法、语音和语素线索进行整合[11]。语素意

识反映了儿童对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单元的感

知和操作能力，如单词中的前缀、后缀、词根等单

元，一定程度上测查了儿童的语义技能[11,12]。Casalis
等在一个追踪研究中考察了语素意识、语音意识和

阅读发展间的关系，被试为 50 个法语儿童，采用
的语素意识任务包括句子填充、语素分离和融合、

语素产生等；结果表明儿童幼儿园时的语音意识成

绩显著预测了一年级的阅读成绩，语素意识成绩显

著预测了二年级的阅读成就（包括解码和理解）[12]。 
除语音加工能力、正字法技能及语义技能对阅

读发展的贡献外，快速命名技能对阅读发展的预测

作用也得到研究者的证实[4,13]。快速命名指对熟悉

的物体图片、颜色、数字或字母等材料进行快而精

确的命名的能力。Wolf和 Bowers的系统分析表明
快速命名技能独立于语音技能，主要预测了单词识

别的精确性、正字法技能和阅读流畅性[13]。Kail等
人测查了儿童的加工速度、命名速度、单词识别及

阅读理解成绩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儿童的加工速

度预测了命名速度，后者又预测了儿童的单词识别

技能，加工速度和命名速度间的相关为 0.79[14]。快

速命名可能反映了儿童的一般加工速度能力也得

到其它研究的支持[15,16]。Cutting等认为加工速度可
能作为一个一般的限制条件，对正字法知识、单词

识别技能的发展产生影响；而儿童的加工速度技能

超过一定的水平后，语音技能、正字法技能等特定

领域的知识对单词识别会有更大的影响[15]。有关快

速命名对阅读发展的影响的本质将在发展性阅读

障碍部分作进一步的探讨。 
以上简单地回顾了语音加工能力、语义知识、

正字法技能及快速命名技能对英语阅读发展的预

测作用，这些因素可能成为儿童阅读发展所需要具

备的认知潜能。此外，研究者运用联结主义模型对

阅读发展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模拟[17~19]，这为儿童

正常阅读发展的过程及可能的影响因素提供了计

算上的解释。模拟将儿童的阅读获得看作是一组正

字法单元、一组语音单元及一组意义单元间的联结

逐渐建立的过程；各组单元间的联结权重和激活模

式编码了特定单词的词典信息，模型在训练过程中

与特定单词及所有与其相类似的单词的接触中逐

渐改进编码这个单词信息的联结权重并最终接近

正确的输出[17]。模拟表明在训练的早期模型主要依

靠正字法—语音间的通路计算单词的意义；随训练

的进行，正字法—语义的通路所起的作用越来越

大；这是由正字法、语音及语义单元间联结的计算

属性所决定的，正字法—语音间的联结更易于形

成，而正字法—语义通路有着本质上的速度优势，

两条通路相结合的模型对语义的计算比任何单一

通路模型都要精确[19]。模拟的结果与儿童阅读发展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起码在阅读获得早期，儿童

不能跨越语音而直接建立正字法—语义间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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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语义编码能力的交互作用对于流畅的字词识

别技能的获得是必不可少的[10,20]。 
2.2 英语发展性阅读障碍认知缺陷的研究 

有关正常阅读发展的分析表明语音表征的精

细性、语义知识、正字法技能及快速命名技能可能

成为儿童阅读发展所需具备的认知技能，可以设想

其中任一认知成分缺陷都会影响到儿童的阅读发

展。那么导致英语儿童出现阅读障碍的主要认知缺

陷是什么？ 
英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研究表明阅读障碍儿

童主要有语音加工能力的核心缺陷，如语音意识、

语音短时记忆等，其中语音意识问题是核心缺陷
[21~24]。Bradley和 Bryant 比较了阅读障碍儿童和阅
读水平匹配组的语音意识成绩，两组儿童的阅读成

绩类似，因而阅读障碍儿童所表现出的语音缺陷不

能归因于较差的阅读能力或阅读经验的缺少，所采

用的语音意识测验包括 oddity任务（从 4个单词中
挑出无共享声音的一个单词，如“sun, sea, sock, 
rag”）和压韵词产生任务（产生一个与目标词压韵
的单词），结果表明阅读障碍儿童在两个测验中的

成绩一致的差于阅读水平匹配组，证实了阅读障碍

儿童的语音意识缺陷[21]。语音意识缺陷反映了儿童

心理词条中的语音表征缺乏精细的可分离的单元，

导致对小的语音单元的感知和操作的困难[6]；阅读

获得表现为难以掌握字素—音位水平上的小尺寸

单元的对应，表现出语音译码的稳定缺陷，如假词

阅读的困难[25]，这严重阻碍了阅读的正常发展。这

个研究结果与正常阅读发展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一定水平的语音意识是初学阅读的儿童所必须具

备的认知潜能。 
语音型阅读障碍得到广泛认可的同时，也有大

量的研究表明阅读障碍儿童具有异质性，即可能有

其它的认知缺陷导致了儿童的阅读障碍。其中一些

儿童的阅读障碍被研究者称为表层型或延迟型，这

些儿童有相对正常的语音技能和解码能力（相对于

他们的阅读水平），例外词（exception word）阅读
和正字法技能受到了更大的损伤，阅读行为与年龄

更小的阅读水平对照组类似，表现出阅读发展的一

般延迟[26~28]。另有一些研究者发现一部分阅读障碍

儿童存在单独的快速命名缺陷，语音技能相对正常
[13,23]。Wolf 和 Bowers 认为快速命名缺陷可能是一
般的加工速度缺陷在语言学领域的反映，主要影响

到儿童正字法模式的建构，即有这类缺陷的儿童需

要比正常儿童有更多的练习次数才能发展起牢固

的正字法表征[13]；以正常儿童为被试的研究也表明

一般加工速度能力中介了快速命名技能对单词识

别成绩变异的解释[14~16]。语音/表层型分类和语音/
快速命名分类所产生的各个亚类型是否存在重

叠？Manis 等对此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表层型儿
童是更不稳定的亚类型，可以看作是阅读获得延迟

的儿童；单一快速命名缺陷的阅读障碍儿童也归入

到阅读发展延迟的亚类型中去；语音缺陷型是最稳

定的亚类型[29]。 
那么一般加工速度缺陷、表层型阅读模式和阅

读发展一般延迟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有关低体

重儿/早产儿认知及阅读发展模式的研究和发展性
阅读障碍亚类型的联结主义模拟为此提供了可能

的解释。Samuelsson 等人对 60 名出生时体重较轻
的婴儿学龄时的阅读成绩模式进行了研究，发现在

27名表现出阅读障碍的低出生体重儿童中仅有2名
儿童表现出语音型阅读障碍模式，20名儿童表现出
表层型的阅读障碍模式（阅读发展的一般延迟）；

研究者认为低体重婴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认知功

能发展表现出一般延迟，入学后有阅读障碍的儿童

更易于表现出表层型的阅读模式，并非是正字法技

能的特定缺陷，而是与更一般的发展延迟相联系，

且这个延迟可能不会局限于单词解码技能的获得，

会影响到更广范围的认知技能[30]。Rose等人的研究
表明早产儿/低体重儿认知加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
有更慢的加工速度，可能中介了更差的学习与记忆

能力[31]。以上分析似乎表明阅读发展的一般延迟可

能归因于更一般的认知发展延迟或学习能力缺陷，

认知加工具体表现为加工速度缺陷，可能更多的反

映了环境因素的影响（围产期的一些因素，如早产、

低体重、缺氧等）。 
Harm 和 Seidenberg 运用联结主义的阅读模型

对可能产生语音型和延迟型阅读障碍的方式进行

了系统的探讨[18]。模型的语音表征轻微损伤后，假

词阅读受损，例外词阅读相对正常，类似于纯正的

语音型阅读障碍儿童；语音表征的严重损伤导致混

合模式的出现，假词和例外词阅读都受到了损伤。

此外，模型的其它一些方面的改变产生了阅读发展

延迟的模式，如改变模型的学习速率，使模型以非

最优化的方式学习或者减少从正字法到语音间映

射的隐单元的数量等，这些改变对模型的例外词成

绩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模型的行为与延迟型阅读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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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儿童类似。研究者也探讨了其它可能产生阅读延

迟模式的方式，如更少的训练经验，衰减的正字法

表征等。行为研究的分析表明延迟型阅读障碍儿童

最可能有一般的学习能力缺陷，表现为认知发展的

一般延迟，这个缺陷并不特定于阅读；Harm 等认
为模型学习速率的改变损伤了模型的学习能力，这

类学习问题也会影响到阅读以外的其它任务[18]。由

此，模型中的这类损伤可能更好的模拟了延迟型的

阅读障碍。 
以上简要回顾了英语阅读发展相关的认知技

能及发展性阅读障碍认知缺陷的研究，行为研究及

联结主义模拟一致表明阅读获得所需要的认知技

能包括分离的语音表征、识别字母序列的能力（视

觉正字法技能）、语义知识及充足的学习与记忆资

源[19,32]；导致儿童出现阅读障碍的主要认知缺陷包

括语音表征的损伤和一般的学习能力缺陷，两种缺

陷分别导致了阅读障碍两种不同的表现型，相对

比，视觉—正字法缺陷和语义损伤表现出更低的普

遍性。 

3 汉语阅读发展相关的认知技能及发展性

阅读障碍认知缺陷的研究 

汉字是语素文字的典型代表，最小的构形单元

笔画不记录语言中的任何成分，更大的构形单位

（汉字部件）通常与整字所记录的语素相联系（如

声符提示整字读音的线索，形符提示整字的意义信

息），一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通常也是一个语素。

语言的属性和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决定了汉字和

英文的巨大差异[1]。汉语语音结构与英语相比要简

单的多，汉语中总共有 1200多个音节（标有声调），
一个音节至多有 4~5个音位，一个语素一般对应一
个音节。从构形方面来说，汉字要比英文复杂得多，

笔画组合成部件，部件再按照复杂的组合模式构成

整字（汉字中多数是合体字），分析表明现代汉字

中大约有 600多个基础部件，相互组合构成了几千
个常用汉字[33]。 
3.1 汉语阅读发展所需的认知技能 

从联结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文字的阅读获得

都包括一组正字法单元、语音单元和语义单元间联

结的形成，因此汉语阅读获得同样要求儿童建构正

字法表征，同时形成正字法—语音和正字法—语义

间密切的联结。但由于汉语和汉字的独特属性，汉

语阅读发展所需认知技能与拼音文字相比是否存

在较大差异？ 
Huang和 Hanley测查了视觉分辨能力、语音意

识及配对联结学习（paired associated learning，PAL）
能力对中国及英国 8岁儿童的阅读技能的预测力。
结果表明语音意识技能没有直接的预测中文阅读

能力（相关显著，但回归分析不显著），PAL 成为
中文阅读能力最强的预测因子。语音意识测验显著

地预测了英国儿童的阅读能力[34]。 
Ho和 Bryant运用追踪的方法对 3~7岁儿童的

阅读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预测变量包

括语音加工能力、视知觉及视记忆能力，因变量包

括汉字阅读及假字阅读能力；分析表明视觉加工能

力预测了儿童早期的汉字阅读能力（5~6岁），语音
加工能力预测了儿童后期的阅读能力（6~7岁）；研
究者认为汉语阅读获得经历与英语阅读获得相类

似的过程，需要从最初的视觉阶段过渡到语音阶段
[35]。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可能依赖儿童已有的语音表

征的精细性，Ho 和 Bryant 的研究表明语音意识影
响到儿童对声旁规则的敏感，进而影响了汉字阅读

的能力[36]。 
Hu和 Catts的研究表明语音加工能力与台湾一

年级儿童的汉字阅读能力相关显著；视觉记忆能力

与 汉 字 识 别 没 有 表 现 出 显 著 相 关 [37] 。

McBride-Chang 及其同事在两个研究中一致的表明
了语音意识（音节删除测验）、字母知识（形音联

结的学习能力）是汉语字词阅读能力的最强有力的

预测因子[38,39]。 
Siok和 Fletcher运用阅读测验、语音意识测验、

视觉加工能力测验、正字法加工能力测验及包括正

字法和语音加工的任务（同音字分辨及拼音知识测

验）对除四年级之外的 1~5年级儿童进行了系统的
测查。结果表明，视觉加工技能，特别是视觉记忆

图形的能力，预测了儿童早期汉字识别成绩；语音

意识，特别是声韵意识，对二年级以后的儿童的阅

读发展有更大的预测作用。包括语音加工及正字法

加工在内的拼音知识测验对于阅读的影响更大、更

为直接[40]。结果与 Ho等人的研究[35]较为一致。 
McBride-Chang，Shu等人测查了语音意识、语

素意识、词汇知识及快速命名对幼儿园和 2年级儿
童的汉字识别能力的预测力，语素意识测验采用的

任务包括同音语素识别（从 3个图片中选择一个与
目标语素匹配）和语素构词（根据句子情境和包含

目标语素的已知词汇建构新的词汇）；回归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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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除语音意识、快速命名和词汇知识的显著预测作

用外，语素意识独特的预测了儿童的汉字阅读能力
[41]。孟祥芝等考察了语音意识、快速命名与中文阅

读的关系。结果表明语音意识对中文读字、中文默

字和快速阅读理解的解释量大于快速命名；与语音

意识相比，快速命名对中文阅读有独立的、微弱的

影响[42]。吴思娜、舒华等以小学五六年级学生为被

试测查了语音意识、语素意识、命名速度和汉字识

别能力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表明语素意识和命名

速度显著预测了儿童的汉字识别能力[43]。 
以上有关汉语阅读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由最

初的分歧到最后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视觉技能，

特别是视觉记忆能力，对于儿童早期的汉字识别具

有显著的预测力；语音加工能力，主要是声、韵、

调的意识，在稍后一点起作用（二年级或以上）。

此外语素意识和快速命名对于汉语儿童的阅读发

展也具有独特的贡献。然而不同认知技能对汉语儿

童阅读发展作用的大小、起作用的时间进程及与阅

读发展之间关系的因果方向尚需进一步的研究加

以细化[41,44]。这个结果与英语阅读发展的研究保持

了较高的一致性，说明了不同文字中阅读发展所需

认知技能的普遍性，汉语阅读获得同样是儿童在充

足的学习与记忆能力的基础上，正字法表征的建构

和语音编码、语义编码共同作用的结果。 
正字法表征的建构要求儿童记住每个汉字独

特的部件结合（独体字记住笔画组合）。儿童首先

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组合方式，然后认识到一些

笔画的组合经常出现在许多汉字中，形成部件意识

和正字法意识[40]。儿童学习汉字的过程基本与此相

符，他们首先学习一些简单的独体字和合体字，掌

握汉字中的几百个基础构件（最初学习的汉字大多

都充当了以后所学汉字的部件），然后学习由这些

构件组成的合体字[33]。前面分析过汉字的构形复

杂，正字法表征的建构是学习汉字的儿童所面临的

一个很大的挑战。儿童的视觉正字法技能（如正字

法意识）和一般的学习与记忆能力（如加工速度所

表明的）可能影响到儿童正字法模式形成的速度和

质量。 
汉字的语音编码即形成形—音联结的过程。汉

字的笔画并不表音，但汉字中大量存在的形声字的

声旁经常含有整字的语音线索，如声旁与整字读音

部分相同或完全相同，含有同样声旁的形声字（声

旁家族）的读音经常类似等。舒华及其同事的[33,45,46]

系统研究表明儿童可以利用声旁中的这些语音线

索编码整字的读音，且儿童对于声旁中语音线索的

认识是随识字量的增加逐渐发展的。好的语音意识

可能有助于儿童意识到声旁中的这些语音线索
[35,36]，而语音表征的精细性可能从本质上影响到儿

童语音编码的质量。 
汉字记录口语中的语素，导致同音字众多，且

汉字字形—语义间也有较密切的联系，因此语义编

码可能相对比较重要[41]。如大量存在的同音字使得

汉字识别时仅靠形－音的通路很多时候不能恰当

激活字形的意义表征，形－义通路的运用可以排除

其它同音语素（特别是高频同音语素）的干扰，通

达特定字形的恰当意义表征[19]。汉字的形旁与整字

的意义相联系，舒华等人的研究表明儿童可以利用

这个信息编码整字的意义或区分同声旁的汉字
[33,45]，而好的语素意识和语义技能无疑有助于形—

义联结的形成。 
总之阅读能力的发展是正字法表征的形成、语

音编码和意义编码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字法表征的

建构从最初熟悉汉字的构件到记住构件的恰当组

合，是进行语音编码和语义编码的基础。形—音编

码的通路可能对于儿童初期汉字识别更加重要，如

语音意识对儿童早期汉字识别能力的显著预测
[35,40]，低年级儿童汉字识别时更加依赖语音信息的

激活等[47]，这与英语阅读发展的研究结果一致，至

少在阅读获得的早期儿童不能跨越语音而直接建

立字形和意义的联结。形—义通路在阅读发展的中

后期可能有更大的意义，保证了流畅的、自动化的

字词识别技能的获得。 
3.2 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认知缺陷的研究 

最初研究者认为汉字缺少字素—音位水平上

的对应，语音分析技能可能并非汉语阅读发展所必

须，因此认为汉语中不存在发展性阅读障碍，后来

的调查表明汉语中同样存在阅读障碍儿童[48,49]。汉

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主要认知缺陷是什么，与拼音文

字中的发现是否一致？研究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

的探讨。 
一系列的研究表明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存在语

音加工能力的缺陷，如语音意识、语音记忆等[50~53]。

Ho 等考察了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语音缺陷假设，
被试为 56 个 2~5 年级的香港阅读障碍儿童和相应
的年龄及阅读水平匹配组，结果表明同时存在读写

困难的儿童在语音意识和语音记忆任务中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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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于阅读水平匹配组，仅有阅读困难的儿童语

音记忆成绩显著差于阅读水平匹配组；研究者认为

结果支持了汉语阅读障碍儿童语音缺陷假设[52]。此

外，研究也表明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可能存在快速命

名技能缺陷[54,55]和视觉技能缺陷[48,56,57]。 
个案研究表明汉语阅读障碍也存在不同的亚

类型，栾辉、舒华等报告了一个个案 J，J存在显著
的语音意识缺陷，汉字识别时倾向形—义—音的通

路，有更多的语义错误（如将“煎”读为“炖”）[58]。

孟祥芝报告了一个个案 L，L 语音意识正常，汉字
识别时更倾向利用形－音－义的通路，有更多的语

音相关错误[54]。两个个案似乎分别类似于英语中的

语音型和表层型阅读障碍儿童。不同亚类型的存在

降低了认知技能组群比较的意义，而考察阅读障碍

儿童的认知缺陷模式似乎有更大的意义。 
Ho 等人考察了香港的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认

知缺陷侧面，分析表明阅读障碍儿童中一半的儿童

有快速命名缺陷，是最主要的缺陷类型，仅 15%的
儿童有语音缺陷，超过一半的儿童在 3个或更多的
认知领域表现出缺陷，缺陷越多，儿童的读写成绩

越差[59]。Ho 等在更大的样本中进一步考察了汉语
阅读障碍的亚类型[60]，聚类分析的方法确定了 7个
亚类型：全缺陷型，语音记忆缺陷型，正字法缺陷

型，有 3个亚类型以快速命名缺陷为主，伴随有正
字法或视觉缺陷，最后一组为轻微缺陷型，在所有

的认知领域中仅表现出轻微的缺陷；研究者认为快

速命名和正字法技能的缺陷是汉语阅读障碍儿童

的主要缺陷模式，语音缺陷型发生率更低。吴思娜

以北京地区儿童为被试考察了汉语阅读障碍儿童

的亚类型[61]，所采用的测验涉及语言学层次和非语

言学层次，聚类分析的方法确认了五组阅读障碍的

亚类型：全缺陷型、全语言缺陷型、语素—语音—

短时记忆缺陷型、语素—快速命名—短时记忆缺陷

型及空间缺陷型，其中语素意识缺陷出现在几乎所

有的亚类型中；研究者认为语素意识缺陷是汉语阅

读障碍儿童的主要缺陷模式。刘文理在一个稍小的

样本中基于阅读水平匹配组考察了汉语阅读障碍

儿童的亚类型[62]，结果表明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主

要认知缺陷与英语国家的研究保持了较高的一致

性，以语音缺陷、快速命名缺陷及两者结合的双重

缺陷为主，另有少部分儿童表现出正字法技能缺

陷，最后一部分儿童仅表现出轻微的认知缺陷；进

一步的分析表明双重缺陷型是阅读损伤最严重的

亚类型，快速命名缺陷型儿童的阅读行为与阅读水

平匹配组相似，表现出阅读发展的一般延迟。 
以上有关汉语阅读障碍亚类型的研究表现出

一致性，几个研究中都稳定的存在着语音缺陷、快

速命名缺陷及两者结合的双重或多重缺陷的亚类

型，儿童的缺陷越多，阅读问题越严重，这表明汉

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主要认知缺陷模式与拼音文字

中的研究是一致的。研究中也存在不一致的方面，

如语素意识缺陷问题，不同研究所采用的语素意识

任务和亚类型分析参照组的差异是研究结论存在

矛盾的可能原因[62]，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综上，汉语阅读发展所需认知技能及发展性阅

读障碍的主要认知缺陷与拼音文字国家的研究保

持了较高的一致性。汉语阅读发展同样要求儿童有

充分的学习与记忆能力，语言发展中获得的知识

（语音和语义表征）足够精细，还要具备正常的视

觉—正字法技能。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主要认知缺

陷同样表现为语音缺陷或一般的学习能力问题（如

快速命名缺陷所表明的）。这表明不同文字中阅读

发展所需认知技能具有普遍性，导致阅读获得困难

的认知缺陷具有一致性。此外，汉语中有少部分阅

读障碍儿童表现出正字法缺陷，这可能反映了视觉

空间技能的缺陷；英语中也发现有这类视空间技能

缺陷导致单词识别障碍的个案[63]，只是这类缺陷的

普遍性程度可能更低。 
3.3 汉语、汉字属性的影响 

儿童学会阅读除必须具备一定的认知潜能外，

他们所面临的语言文字特性也影响到阅读的发展。

汉语儿童要获得相应的阅读能力，与拼音文字国家

的儿童相比，似乎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拼音文字国

家，特别是在形—音对应一致的正字法中（如德语、

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一年级结束时儿童假词

阅读的精确性都可以达到 90%[64]；即使与学习形—

音对应极不规则的英文的儿童相比，要获得同样数

量的词汇量，汉语儿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都

要付出更多的时间进行阅读和书写的练习，这可能

主要由于汉字系统和拼音字母系统经济性的差异

所造成[65]。 
拼音文字由 30 个左右的字母记录口语中更多

的一点的音位，具有较强的产生性；而汉字由 600
个左右的基础构件的复杂组合来记录几千个常用

语素，产生性与拼音文字相比差得多。拼音文字根

据拼音字母规则（如字素—音位的对应）大多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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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码新遇到的单词；虽然汉字的构件与整字所

记录的语素通常有联系（如声旁的语音线索及形旁

的语义线索），但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形旁与声

旁相结合所提供的信息很少能精确的指示整字所

记录的语素[33]。加之汉字复杂的构形大大提高了正

字法表征建构的难度，所以汉字的学习或多或少都

要采取机械记忆的方式逐个进行。这些特点决定了

汉字识别技能的获得对于学习和记忆能力有更大

的要求，更加依赖练习经验。Shu 等人的分析表明
汉字识别的频率效应是声旁规则效应和形旁透明

效应的两倍还多[33]，表明了练习经验的重要性，即

特定汉字的掌握首先依赖于儿童接触它的次数（读

写经验，表现在频率效应中），汉字本身的统计冗

余性（如正字法冗余、声旁语音线索及形旁语义线

索）易化了正字法表征的建构和语音、语义的编码，

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幸运的一点是，汉字构件的

产生性虽然不强，与语素的联结也不密切，汉字记

录的语素却有较强的产生性（构词能力强），2500
个常用汉字在日常阅读材料中的覆盖率高达 99%
说明了这一点。这对于儿童掌握规则性差、随机性

强的汉字来说是个极大的有利因素，只要有足够的

阅读和书写练习，正常儿童应该都可以熟练的掌握

30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因为这些汉字都是频率较
高的字。 
汉语及汉字的属性对发展性阅读障碍不同亚

类型的发生率也存在影响。Wydell和 Butterworth[66]

报告了一个日/英双语的个案 AS，AS日语阅读能力
正常，英语阅读、拼写及语音加工存在较大困难，

表现出阅读障碍；研究者提出了“细腻性和透明性

假设”（hypothesis of granularity and transparency）
对此进行了解释，认为任何文字，只要正字法—语

音间的对应是 1 : 1或者是透明的，无论映射的水平
是音位、音节还是整字，都不会有语音型阅读障碍

的高发生率，这是透明性维度；细腻性维度指任何

文字，只要其最小的正字法单元表征声音是粗糙的

（如音节或整词水平），也不会有语音型阅读障碍

的高发生率。汉字对应音节，表征语音粗糙，被预

期有语音型阅读障碍的低发生率。Ho 等[60]大样本

的亚类型分析证实了这一点，汉语中语音型阅读障

碍所占比率更小，并非是主要的亚类型。另一方面

汉语的语音结构相对简单可能影响到汉语语音型

阅读障碍的发生率，语音发展的理论认为语音的心

理表征从大的语音单元逐渐到小的语音单元的分

段表征的过渡是语音结构类似性、冗余性的结果，

单词有类似发音的邻近词越多，儿童越容易注意到

共享的不变的语音单元，为了区分这些单词，心理

词典中的语音词条也面临更多重构的压力，语音表

征变得更精细[64,67]。汉语语音结构简单，音节、声、

韵等语音单元都有充分的冗余性，由此一个预期就

是汉语儿童可能更容易发展起大单元的语音意识，

如音节意识、声韵意识，更少表现出语音表征的缺

陷；加之汉字对应音节，表征语音粗糙（Ziegler等
认为语音型阅读障碍主要由于语音表征和正字法

支持了不同的尺寸单元，儿童语音表征支持更大的

尺寸单元，而正字法本身支持了更小的尺寸单元
[64]）。综上，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汉语中语音型阅

读障碍的发生率更低。 
另一方面，汉语中似乎有更多的以快速命名缺

陷为主的阅读障碍儿童[60]，这可能是由于汉字记录

汉语的方式决定的，即以复杂的构形记录几千个常

用语素。前面分析过汉语阅读技能的获得更依赖一

般的学习与记忆能力和练习经验，有加工速度缺陷

的儿童一般有较差的学习和记忆的能力，学习汉字

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特别是正字法模式的建

构；相比拼音文字，这些儿童可能更易于表现出汉

语阅读发展的困难。设想用汉语拼音（一种高度一

致的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儿童在一年级上学期甚

至就可以完全熟练的掌握。 
综上，由汉语的语音特点预期汉语中可能不会

有语音型阅读障碍的高发生率；汉字记录汉语的方

式决定了一般的学习与记忆能力的重要性，可能会

导致加工速度缺陷型阅读障碍有更高的发生率。 

4 总结 

阅读技能的获得要求儿童具备阅读发展所需

要的认知资源，这包括充足的学习和记忆能力、语

音及语义表征足够精细，有正常的视觉正字法技

能，这在不同的文字中具有普遍性，阅读发展影响

因素跨语言的一致性的研究结论证实了这一点。研

究同时表明不同文字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主要认

知缺陷都包括语音表征缺陷或一般的学习能力问

题，这一点也表现出跨语言的一致性。 
此外，儿童所面临的语言文字特性也影响到阅

读能力的发展，具体来说，不同文字中儿童要获得

阅读技能所付出的努力可能不同，对于各种认知资

源也有不同程度的要求，从而不同类型的发展性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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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障碍的表现和发生率会有所差异。汉字作为语素

文字的代表，阅读技能的掌握对于一般的学习与记

忆能力有更大的要求，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进行练

习，汉语和汉字的属性也决定了语音型阅读障碍的

发生率可能更低，而加工速度缺陷更易造成阅读困

难。 
有两点作额外的补充，一是有关发展性阅读障

碍的亚类型，引起儿童阅读困难的主要认知缺陷包

括语音缺陷或一般的学习能力问题，语音缺陷主要

影响到儿童语言和阅读能力的发展，这类儿童表现

出与正常儿童截然不同的阅读发展模式，是最为典

型的阅读障碍；有一般的学习与记忆问题的儿童可

能会表现出普遍的认知发展延迟，其影响并不特定

于阅读，至于这类学习缺陷及其与加工速度关系的

本质仍需进一步探讨。事实上，一些研究者并不认

同阅读障碍存在截然不同的亚类型，认为语音缺陷

应该是不同文字中阅读障碍的共同原因[64]。由此，

汉语中典型的阅读障碍的发生率应该是更低的，如

在北京的调查表明汉语阅读障碍的发生率约为 2%
（不考虑具体认知缺陷）[68]，此外最严重的阅读障

碍儿童通常存在多重认知缺陷[59,60]。二是目前有关

阅读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是在假设儿童有正常的

学习环境和学习动机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探讨了

必需的认知技能和不同语言文字的影响。在发展性

阅读障碍亚类型的分析中有少部分儿童没有表现

出任何认知缺陷，这部分儿童的阅读延迟不排除环

境和动机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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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dictors of reading development and the cognitive deficits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c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orthographies are reviewed. The results show the cognitive resources children should possess in order 
to acquire reading skills keep consistency in different languages, including adequate learning and memory 
resources, normal visual-orthographical skills, and fine-grained representations of phonological and semantic 
knowledge; the main cognitive deficits of dyslexics also show cross-orthography consistency, mostly including 
phonological deficit and general learning and memory deficit.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and 
orthography children are confronted with will affect the ease of reading acquisition and the phenotypes of 
developmental dysle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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